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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协调员做下来，对于生死这件事，

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

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她的微信通讯录里大部分是捐赠者家

属，她不会主动联系，也绝对不会删除好

友，偶尔他们遇上了生活上的问题，能帮就

帮一点。何炯因压力患上了寻麻疹。她有

时也忍不住盘算是不是该休息了，但更大

的愿望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渐渐接受器

官捐献。

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曹燕芳，是2010年浙江省第一

批的协调员，和何炯一样，她也是从护士转

岗的。

10 年过去了，她仍然记得报名当协调

员时的感受：“过去就接触过等待器官移植

的人。看着他们带着对新生的渴望离世，

就忍不住想，如果有器官捐献，就能挽救一

个病人、一个家庭了。”

和她有着相同想法的人，在不断增

加。从 2010 年第一批的只有 5 人，到如今

已经扩大到了99人，最年轻的23岁。

他们中，一部分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一部分是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协调员必

须经过培训考核才能上岗，除了专业性、工

作技巧，协调员更需要有爱心、奉献、同理

心以及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和热情。

一年365天，他们都奔波在各家医院，

有时也去殡仪馆。面对不同的家属，履行

着自己的职责。即使是年三十、年初一，只

要有潜在捐献者的信息，他们都会马不停

蹄地赶到。

99名，最年轻的23岁

钱江晚报官微后台，网友们的留言很多。他们写下了自

己对生命对他人对生活的感受，也分享了各自对器官捐献这

件事的理解。

“早早就在支付宝上登记了器官捐献，深信自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同时也为共产党员这个身份留下点微不足道的贡

献。”网友wazqzy说。

“前几天 24 岁生日，签下了器官捐献的志愿书作为自己

的生日礼物。很开心，至少在未来可以更负责任地爱惜自己

的身体和为他人留一份希望。”

“做剖宫产手术前的 3 分钟里，我对老公说，如果我出了

意外，一定要主动跟医生说想签器官捐献书。”

“十八岁生日的时候，背着父母献了第一次血，后来

他们知道了也很支持我的决定，十九岁生日的时候，和

父母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同意了，就签了器官捐献志

愿书。想想自己父母真的很开明。”

“几年前就已经填过捐献器官。这些年都在献

血做公益，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这份工作，也理解这样

的捐献举动，以一己之力，帮助一个家庭，是令人动容

的大爱，可以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正在另一个地方以另

一种方式活着，并未离开过，多好。”

网友“咩咩咩”去年年底报名了人体器官（遗体、

组织）捐献志愿登记。“我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想法。大部

分人都很平凡普通，对社会的贡献很微小，临终了，真正做

些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觉得是应该的。”“咩咩

咩”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到各种新闻报道的影响，觉

得应该把想法化为行动，就报了名。“我不是一时冲动，家

里人也没有反对，现在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最后真正实现

捐献。”

我在24岁生日时签下器官捐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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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0月底

浙江已有8.5万人报名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捐献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 4 天（出生 4 天），年纪大的也

有 70 多岁。很多家属同意，是因为他们坚信，器官留在了另

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某个愚人节的夜晚，男人开车载着一家四口人，车子掉进

了沟里，妻子当场去世，女儿和儿子都危重在抢救，女儿最终

脑死亡。在决定捐赠女儿的器官之后，这个 40 多岁的男人，

把头狠狠砸向电梯，咬牙切齿。

来自衢州的另一个父亲，大儿子肾脏衰竭，迟迟等不到合

适的器官，离开了。后来，小儿子又患上了脑瘤，陷入绝望。

这个只是在工地上打工、瘦瘦小小的父亲，签下了器官捐献的

同意书，“当年我的痛苦，希望别人不要经历。即使当年没有

人救我的儿子。”

年轻的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姑娘迎来了第二次生命。后来在她父亲出意外的时候，女儿当

机立断同意捐献器官，“这是一种回馈，回馈当年救我的人。”

一个离异又坐过牢的中年男人，因意外终结了生命。原

本已经不来往了的兄弟，最后帮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到最后了，好歹是做对了。”

何炯是丁克一族，没有孩子，但在工作中，不少案例是年幼

的孩子，因意外抢救无效，她喜欢叫他们“小天使”。来自贵州的

一个6岁男孩得了脑瘤，家长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男孩很漂

亮，离开时穿着旧睡衣。何炯心痛到不忍直视，她说一直想给孩

子买双鞋，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何炯特别不愿意去宝

宝们的见证仪式。摸着宝宝的小手，她有时候哭得不能自已。

大多数支持捐赠的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提起

来，就说明还没忘。不提起，是家属告诉自己也告诉逝去的亲

人，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

也有为了忘却的纪念。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

的阵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她都会打电话问何炯：“我

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我要去上坟了，我要告诉他。”

曾经，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捐献者有一个

遗腹子，何炯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也算是

“父亲的礼物”。

我的痛苦，希望别人不要经历

生命的摆渡者——多

么神圣而孤寂的职业。

看遍了人世间最痛苦

的离别，也看到了一个生

命的崭新开启。像是轮回

的按钮，结束，启动。纵然

世间有万般无奈，也正是

因为有默默选择这类职业

的他们，让人间显得格外

温暖。

这是网友“青瓜小姨

娘”在钱江晚报官方微信

下面的留言。

一边是死亡，一边是

新生！她是浙江器官捐献

协调员，是奔走在生死间

的摆渡人。杭州器官捐献

协调员何炯的故事经钱江

晚报小时新闻和官方微信

独家推送后，让很多人认

识到一群特殊的人。

本报记者 杨茜

见习记者 陈馨懿

本报记者 杨茜

见习记者 陈馨懿

心怀热忱的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上

涨的捐献者数量。

钱报记者从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10 月

底，浙江已有 8.5 万人报名了人体器官（遗

体、组织）捐献志愿登记。

“2010 年 8 月 26 日，捐献志愿登记启

动。上班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

方是一位太太，她有些激动，说自己捐献器

官的想法有好些年了，但是找不到渠道。”

这件事曹燕芳记得非常清楚，她统计着每

年的数据——

第一年不到 300 人，第二年 500 多人

⋯⋯2018 年将近 8000 人，2019 年 34000

人⋯⋯

登记报名的人中，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了6成，其中不乏刚刚成年的。

“登记代表着意愿，实现的时候

又要接受评估，需要符合很多条

件。举个例子，有捐献意愿的

人，后来患上了严重的疾

病 ，那 就 不 适 合 捐 献

了。”现在人们的接受程

度在增加，有些人会选择

这种方式给自己一份‘成

人礼’。”

得到父母支持，自然是最

好的，曹燕芳也碰到过孩子想

要登记，父母反对的：“各种情况

我们都能理解，这也意味着，我们未

来的路还很长。”

浙江已有8.5万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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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就可以登记。


